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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世纪咖啡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与争论

母仕洪

(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伊朗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 要: 从 16 世纪初开始，奥斯曼帝国逐渐兴起饮用咖啡的社会风尚。这种新型饮品的日益流行，

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饮用咖啡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及其是否有利于身体健康等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出现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只源于不同社会人士对咖啡合法性和健康功效的认知差异，还掺杂着帝国当局对

咖啡馆政治活动的担忧，社会道德家对伴随咖啡饮用而出现的有违公共道德现象的批评，以及神职人员

对咖啡馆侵犯其固有势力范围的不满等复杂因素。通过这场争论，奥斯曼帝国社会大众对咖啡的了解进

一步加深，促使他们以更温和的态度接纳新鲜事物，有助于丰富中东穆斯林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

也为咖啡在更广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助力。
关键词: 奥斯曼帝国; 咖啡; 咖啡馆文化

咖啡原产于埃塞俄比亚。因在地理位置上与埃塞俄比亚毗邻，中东伊斯兰世界成为最早引入

咖啡并成功将其推广的地区之一，是咖啡向欧亚大陆乃至全球传播的重要跳板。正因与伊斯兰文

化有难以割裂的关系，咖啡最初在欧洲才被冠以“土耳其与众不同的象征”“伊斯兰的完美符号”
等引人注目的名号。① 尽管咖啡与伊斯兰文化关系密切，但在目前所见关于咖啡传播的代表性研

究著作中，对咖啡在伊斯兰世界传播情况的描述都相对有限，远不及对咖啡在欧美地区传播的关

注程度。② 全球史研究兴起以后，关于咖啡的全球史成为热门话题，学者们主张从长时段视野出

发，关注咖啡如何在数个世纪内演变为一种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饮料，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

往研究主要关注咖啡与欧美文化间关系的做法，使人们更加重视咖啡在世界其他区域的传播情

况。③ 此外，“成瘾性消费品”理论也是目前较为流行的研究咖啡的新视角。美国学者戴维·考特莱

特侧重于关注咖啡、烟草和酒类等消费品与现代世界的关联。他认为，来自这些消费品的税收成为

欧洲殖民帝国重要的财政后盾和建立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对现代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④

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和史蒂夫·托皮克( Steven Topik) 则将咖啡、茶、可可、糖、鸦片和烟草

等商品视为成瘾性( addictive qualities) 消费品，着重探讨这些商品在促进近代早期全球性经济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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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① 上述研究为我们观察咖啡的传播及其在世界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但其共

同的特点是关注的问题过于宏观，针对历史细节的把握稍显不足，对咖啡在传播过程中遭遇的一些

重要问题或缺乏探讨，或一笔带过。
作为咖啡最先流行和普及的地区之一，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在咖啡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其治下的港口城市摩卡( Mocha) 一度在国际咖啡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因而常被误认为

是咖啡的发源地。马丁·克里格( Martin Krieger) 指出，“当提到茶，我们会想起中国和印度，而提到咖

啡，我们则会想起前东方地区，譬如港城摩卡和阿拉伯市集。”② 咖啡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构成了咖啡

走向全球的漫长历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然而，目前学者们对此关注明显不够，尤其是对一些

关键问题未能完全厘清。③ 例如，作为一种在传播之初毁誉参半的饮料，咖啡在奥斯曼帝国如何流行开

来，为何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这些争论的焦点包括哪些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能够解释咖

啡如何成功扎根于奥斯曼帝国社会，进而演变为一种跨越文化隔膜并风靡全球的普适性饮料。本文在综

合吸收国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阅欧洲旅行家和学者遗存的见闻录和著作，以及当时奥斯曼帝国

学者的相关著述，对上述诸问题进行系统论述，以期加深对咖啡传播史和奥斯曼帝国社会生活史的认识。

一、咖啡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

学界普遍认为，埃塞俄比亚是咖啡的发源地。最晚在 15 世纪上半叶，咖啡开始传播到阿拉伯

半岛。也门是最早饮用咖啡的地区之一，咖啡消费在也门兴起，与苏菲派在夜间举行宗教活动的习

惯密切相关。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奉行禁欲和苦修，通常在夜间举行宗教功修。在

长夜漫漫中，信徒难免感到疲惫和倦怠，而咖啡特别适合用来提神醒脑。据阿拉伯学者贾兹里
( Jazīrī) 记载，苏菲派早先就有使用也门当地出产的一种植物叶提神的习惯，而后来这种植物叶变得

稀缺。在得知咖啡具有类似功效后，苏菲派长老达巴尼( al-Dhabhānī) 晓谕信众，“咖啡豆也可以提

神，尝试用它制作提神饮料”，信徒经试验后发现咖啡功效不俗。咖啡由此成为苏菲派理想的提神

剂，信众凭借咖啡能够以更好的身心状态进入祈祷和静修，因而将咖啡视为神降下的恩泽与赏赐。
到 16 世纪初，饮用咖啡成为苏菲派宗教活动的环节之一，甚至形成了特定仪式。据 16 世纪的阿拉

伯作家伊本·阿布德·伽法尔( Ibn‘Abd al-Ghaffār) 所述，苏菲主义者通常在周一和周五晚上饮用咖

啡，由导师逐一向信徒分发，同时口中不停诵经。④ 饮用咖啡在苏菲派内部已经形成惯例，并不是

偶尔为之。但就整个社会层面而言，咖啡尚未普及，此时咖啡带有宗教饮品的性质。
大约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之交，咖啡以也门为中心向其他区域扩散，咖啡也逐渐迈出苏菲派封

闭的小圈子，进入普罗大众的餐桌案头。1475 年左右，咖啡传入麦加和麦地那。1511 年麦加当局

曾发布历史上首个咖啡禁令，足见当地享用咖啡的人已不在少数。15 世纪末，咖啡传入开罗，这座

城市成为北非地区重要的咖啡消费中心。法国旅行家巴尔塔萨·德·蒙库尼( Balthasar de Monconys)
如此描述咖啡在开罗的受欢迎程度，“他们喜欢饮用咖啡作为消遣……几乎每个人( 不论男女) 每天

都要喝上两次，几乎每条街都有至少一座大型咖啡馆”。⑤ 咖啡不仅得到男性青睐，而且俘获了女

①

②

③

④

⑤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Culture，and the World Economy，1400 to the Pres-
ent，London: Ｒoutledge，2015，pp. 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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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versy in the Late Mamluk and Early Ottoman Periods，”Journal of Sufi Studies，Vol. 7( 2008) ，pp. 14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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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芳心。这一时期，开罗人在婚约中加入一条约定，即丈夫理应为妻子提供适量的咖啡，若未能

履约，女方可据此提出离婚诉讼。① 这条约定表明，喝咖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开罗女性休闲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34 年，咖啡开始出现在大马士革的街头巷尾。据奥斯曼帝国史家易卜拉

欣·佩切维( Ibrahim Peçevi) 所述，1554 年叙利亚商人哈克姆( Hakem) 和夏姆斯( Sems) 注意到咖啡

贸易的巨大商机，将咖啡和咖啡馆引入伊斯坦布尔。② 咖啡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上层社会的消费热

潮，同年苏莱曼大帝宣布针对咖啡征税，旨在限制富裕阶层对这种新型饮料的过度消费。③ 16 世纪

下半叶，饮用咖啡在奥斯曼帝国各地区已司空见惯，咖啡馆也渐渐浮现于各地诸城，成为城市景观

的一道风景线。随着咖啡向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渗透，咖啡与宗教的关系渐行渐远，最终实现了

世俗化，这是咖啡大众化传播之路上的重要一步。
咖啡馆的兴起是促进咖啡在社会层面大范围传播的关键途径，也是咖啡流行的重要表现。咖啡馆起

源于阿拉伯地区，1511 年麦加当局发布咖啡禁令时，首次提到供人饮用咖啡的场所，这种场所应该是咖

啡馆的雏形。16 世纪咖啡和咖啡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几乎呈同步扩散的趋势，每当饮用咖啡的习惯传到

一个新地方，当地人很快就会开设咖啡馆。不久之后，咖啡馆便遍布帝国各大城市。到 1570 年，伊斯坦

布尔的咖啡馆已超过 600 家。④ 当时的一位观察者指出，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宾客盈门，甚至穷人为了

买一杯咖啡而在街上行乞”。⑤ 咖啡在阿勒颇同样受到欢迎。1573 年，德国医生伦纳德·劳沃尔夫

( Leonhard Ｒauwolf) 发现，阿勒颇人喜欢围坐一圈啜饮咖啡。1667 年，奥斯曼旅行家埃夫利亚·埃勒比

( Evliyâ Çelebi) 发现阿勒颇有约 105 家咖啡馆，其中规模最大的竟可容纳近 2000 名顾客。⑥ 咖啡馆吸引了

各行各业的人士麇集于此，除了享用咖啡之外，他们还在此休闲解乏、切磋学问或沟通消息。1613 年，

德意志方济各会传教士约翰·维尔德( Johann Wild) 在书中提到，“咖啡馆在开罗有上百家，而土耳其的各

个城市也差不多都是如此。土耳其人如果一天不喝上一杯咖啡，整天都会兴味索然，萎靡不振。”⑦ 这种

描述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从中可以看出咖啡馆在奥斯曼帝国的流行程度。
咖啡之所以能够俘获奥斯曼帝国大众的芳心，主要是由如下几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其一，令人精神振奋的刺激效果是咖啡获得大众青睐的先决条件。咖啡区别于其他饮品的特性

在于能够使人们的身体感到兴奋，也正因这一独特功效，咖啡才受到奥斯曼人普遍欢迎。贾兹里就

一再强调，对咖啡爱好者而言，饮用咖啡是因为这种饮品能使身体焕发活力，缓解疲劳。⑧ 当欧洲

游客询问阿拉伯人为何喜爱咖啡时，后者的回答也是饮用咖啡能够为其带来“一种甜蜜的快乐，一

种令人身心愉悦的感受”。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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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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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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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苏菲派成为推动咖啡传播的重要力量。苏菲派对咖啡传播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使咖啡成为不同社会阶层共同享用的饮品。从身份上看，大多数苏菲主义者均不是专职神

职人员，而是来自各个行业的从业者。苏菲主义者对世俗事务的高度参与，成为助推咖啡向社会层

面扩散的重要因素。体验到咖啡提神醒脑的奇妙功效以后，各阶层劳动者在从事笨重乏味的日常工

作时，难免想要饮用一杯咖啡聊以慰藉，从而引起周边人对咖啡的兴趣。此外，苏菲主义者将咖啡

视为神意的恩赐，这种观念也会使人们对咖啡产生兴趣。苏菲主义者来自广泛的社会阶层，其中既

有达官显贵、名流贵族，也包括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使咖啡从一开始就突破阶层藩篱，成为跨越

不同社会阶层的饮品。二是苏菲主义者促进了咖啡向其他地域的扩散。苏菲主义者中包括远途贸易

商人或游客，他们通过经商或游历等方式将咖啡从也门传播到阿拉伯半岛各地。对此有学者指出:

“如若苏菲主义是一种强调隐修的运动，是一种高墙和回廊内的活动，就像基督教修道院生活所呈

现的那样，那么饮用咖啡可能仍是一种仅限于少数人的神秘活动。”①

其三，咖啡馆为大众提供了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理想场所。为招揽顾客，咖啡馆不只提供咖

啡饮品，还为光顾者准备了种类繁多的娱乐活动，音乐、舞蹈和乐器演奏等喜闻乐见的活动一应俱

全。此外，咖啡馆的环境雅致舒适，针对许多地区气候炎热、酷暑难耐的特点，咖啡馆专门建有凉

爽的喷泉，设置阴凉的雅座，成为消暑纳凉的好去处。再加上咖啡因本身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愉

悦，无疑对顾客具有吸引力。有“英国咖啡馆之父”美誉的亨利·布朗特曾广泛游历黎凡特地区，并

曾与苏丹穆拉德四世( Murat Ⅳ) 共饮咖啡。他提到很多土耳其人每天要在咖啡馆里待上两三个小时，

多数时候是在早晨和晚上，这是他们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光。② 在传统伊斯兰社会，供大众休闲或社

交的公共空间为数不多，公共社交场所匮乏甚至使土耳其人给英国造访者乔治·桑迪斯( George
Sandys) 留下了“不好客”的负面印象。③ 咖啡馆的兴起，恰好为公众提供了从事社交活动的体面场

所。根据时人的说法，咖啡馆“为闲人提供了休息室，为商人提供了放松场所，政客在此讲述国家

的消息，诗人朗诵他的诗文，毛拉向常客布道”。④ 由此可见，人们造访咖啡馆不只是为了饮用咖

啡，也借机从事社交活动。美国学者拉尔夫·哈特托克斯指出，咖啡馆之所以在近东地区蓬勃发

展，主要就是因为“咖啡馆为 16 世纪的都市人提供了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这是他们一直渴望的。
这里存在一种潜在的、先前饱受抑制的社交冲动，咖啡馆为其提供了一种体面的排解方式”。⑤ 此

外，咖啡馆不限制光顾者的身份地位，17 世纪的奥斯曼学者卡蒂卜·切莱比称，“从王子到乞丐”
的各个阶层均是咖啡馆的常客。⑥

其四，伊斯兰教法禁止饮用酒类及其他刺激性饮品，咖啡使穆斯林获得了可供选择的替代品。
《古兰经》明令禁止信徒饮酒: “信道的人们啊! 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

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⑦ 对虔诚的穆斯林而言，饮酒几乎是不可饶恕的罪愆，咖啡

恰好为其提供了延颈企踵的替代品。相较酒类，咖啡具有明显优势，可以为从事单调烦琐工作的人

员供应能量，而且人们造访咖啡馆所承担的道德负担较低。在多数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境内出售酒

类的场所只能以非法形式存在，在穆斯林眼中被视为道德堕落的地方，与伤风败俗的行为关联在一

起。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任何在乎自身声誉的穆斯林都不敢贸然出没于与酒类有关的场所。总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alph S. Hattox，Coffee and Coffeehouse: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pp. 26－27.
Henry Blount，A Voyage into the Levant，London: J. C. for William Crook，1671，p. 138.
Samuel 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e Trav-

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Glasgow: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1905，p. 108.
Joseph Walsh，Coffee: Its History，Classification，and Description，p. 5.
Ｒalph S. Hattox，Coffee and Coffeehouse: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pp. 89－90.
Kātib Chelebi，The Balance of Truth，p. 61.
马坚译: 《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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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在穆斯林社会适合充当酒类的替代品。在饮用咖啡时，奥斯曼人既可以放松身心，又不必因违

反教法而惴惴不安。
其五，咖啡贸易为许多商业精英和宗教人士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既得利益团体不会轻易舍

弃这条生财之道，推动咖啡传播符合其利益需求。随着咖啡日渐流行，咖啡贸易成为重要的行业。
奥斯曼帝国境内逐渐形成了一张以开罗为中心的咖啡贸易网络，其中有 60 支商队专门经营咖啡豆

贸易。咖啡贸易商积累了巨额财富，由其建造的宅邸豪华气派，是财力雄厚的证明。① 此外，许多

宗教精英也成为咖啡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早在 16 世纪末，开罗乌莱玛( ulema，宗教学者) 就通过投

资咖啡贸易积累了可观的资产。18 世纪，不止一位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教授的资产中包含咖啡馆。一

些地方官员也大力扶持咖啡业发展。16 世纪末的埃及总督艾哈迈德帕夏( Ahmet Pa■a) 十分重视咖啡

产业，积极资助当地的咖啡馆，从而提升了他在乌莱玛和穷人心目中的名望。② 咖啡贸易商和涉猎

经营该业务的宗教精英财大气粗，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他们自然鼎

力支持咖啡贸易。

二、咖啡在奥斯曼社会引发的争论

在上述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咖啡在奥斯曼帝国逐渐流行开来，奥斯曼帝国成为较早流行饮用咖

啡的国家之一。然而，咖啡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复杂和曲折的历程。随

着咖啡在奥斯曼帝国日益流行，许多人对咖啡的合法性、饮用咖啡对人们身心的利害等问题提出质

疑，各界人士展开激烈争论，咖啡一度成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归纳而言，16—17 世纪

奥斯曼人对咖啡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饮用咖啡是否会对身体产生负面效应，二是饮

用咖啡是否有违伊斯兰教法。
在流行开来后不久，咖啡在伊斯兰世界旋即遭到质疑，反对者认为饮用咖啡有损身体健康，是

引发诸多身体和精神疾病的罪魁祸首。在 1511 年麦加禁止咖啡的事件中，两位波斯医生信誓旦旦

地宣称，咖啡具有凉性和干燥的特质，有损饮用者平和的性情。一些人附和上述两位医生的言论，

声称在饮用咖啡后，精神状态和性格都发生了变化。麦加行政长官哈伊尔贝格( Kair Beg) 正是以这

种言论为依据，发布了历史上首个咖啡禁令。③ 之后，有关咖啡的医学讨论在奥斯曼社会逐渐展

开。反对者率先发难，指出饮用咖啡会产生诸多负面作用。16 世纪穆罕默德·伊本·马哈茂德
( Muhammad ibn Mahmūd) 创作了一篇攻击咖啡的短文，其中谈及饮用咖啡对身体健康的伤害: 他将

矛头指向医生群体，认为后者没有致力于分析咖啡的性质，以判断咖啡是否对身体有害。后来，一

位名叫贝伊扎德·穆罕默德( Beyzāde Muhammad) 的年轻人身患忧郁症和嗜睡症，到处寻医问诊却

未能得到有效治疗，于是他投身医学，最终成为一名医生。他在反复试验后断言，饮用咖啡不仅是

他本人病根所在，而且是导致许多公众患病的原因。基于这一“发现”，他告诫公众不要饮用咖

啡。④ 贝伊扎德·穆罕默德的学生扎伊尼( Zaynī) 也坚决反对饮用咖啡，他进一步研究咖啡的性质、
利弊，以及能够缓解咖啡不良症状的草药，最后得出结论: 由于性寒和干燥等特性，咖啡会诱发忧

郁症。此外，他认为烘焙咖啡豆会强化这种不良特性，增加患病的概率。扎伊尼的论述颇具影响

力，在当时得到许多人认可。即便那些不反对咖啡或实际上支持咖啡的人也认为，体液失衡者饮用

咖啡可能是导致忧郁症的重要原因。16 世纪著名的穆斯林医师伊本·安塔基也声称喝咖啡可能会导

①

②

③

④

［德］马丁·克里格著，汤博达译: 《杯中的咖啡: 一种浸透人类社会的嗜好品》，第 97 页。
Ｒalph S. Hattox，Coffee and Coffeehouse: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p. 97.
William H. Ukers，All About of Coffee，pp. 10－11.
Ｒalph S. Hattox，Coffee and Coffeehouse: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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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忧郁症。① 卡蒂卜·切莱比则提醒那些性情暴躁之人，尤其是有忧郁症倾向者要避免过量饮用咖

啡，因为这会引发失眠和忧郁性焦虑。②

除了与忧郁症相关联以外，有些医生还将其他疾病归咎于咖啡，指出这些疾病通常由过量饮用

咖啡导致，其中最突出的是失眠。弗朗西斯·培根提到，土耳其人声称咖啡令人兴奋和心烦意乱，

可能是指咖啡会令饮用者难以入眠。此外，有人指出咖啡会消除食欲，使人消瘦虚弱，波兰耶稣会

士克鲁欣斯基认为这是奥斯曼苏丹不喜欢咖啡的原因。③ 伊本·安塔基也列举了一些与过度饮用咖

啡相关的疾病，比如痔疮和反复头疼等，而且认为人们不宜饮用添加牛奶的咖啡，以免感染麻

风病。④

与此相反，咖啡的支持者则认为，饮用咖啡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而且能够预防和缓解部分疾

病，具有多重医疗功效。有人认为咖啡对治疗咳嗽和感冒等疾病有所帮助。一些专业医生认为咖啡具有

利尿的作用，可以预防肾结石，对保护肾脏有益。尽管伊本·安塔基对咖啡持批评态度，但他也指出咖

啡对治疗某些疾病是有益处的，如防止血液沸腾，预防天花、麻疹和出血性皮疹等，咖啡适合罹患这些

疾病的人群使用。⑤ 16 世纪的大马士革学者阿布·法特赫( Abū l-Fath) 驳斥了咖啡有损健康的言论，认为

咖啡具有医治多种疾病的疗效，例如“有益于化痰、祛湿、排空肠道，治疗肠道疾病和头疼，有助消化和

提升食欲，消除困倦，预防眼睛炎症和眼睑瘙痒”，表达了对咖啡的坚定支持，声称“任何禁止咖啡的人

都将受到谴责，甚至被乌莱玛视为异教徒”。⑥ 此外也有人提出，饮用咖啡对女性尤其有益，对孕妇可能

也有好处，不过并未解释具体功效。⑦ 总体来看，奥斯曼帝国时期人们所述的关于咖啡的诸多功效，

并不能得到现代医学支持，表明他们对咖啡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即便最坚定的咖啡支持者也没

有声称咖啡是万能灵药，这与后来欧洲人对咖啡医疗功效的吹捧有所不同。⑧

除了讨论咖啡对于健康的利弊之外，咖啡的合法性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反对者认为，如同酒类一

样，咖啡会对饮用者的身心状态产生影响，属于伊斯兰教法禁止的饮品类别，因此饮用咖啡违背伊斯兰

教戒律。《古兰经》明确指出了饮酒对穆斯林内部团结和虔诚信仰的危害，号召穆斯林戒除饮酒的恶习。
“恶魔惟愿你们因饮酒和赌博而互相仇恨，并且阻止你们记念真主，和谨守拜功。你们将戒除〔饮酒和赌

博〕吗?”⑨ 为了维持信徒心灵纯洁，除酒类之外，伊斯兰教法还限制穆斯林使用其他具有刺激性或致醉性

的饮品，认为这类饮品乱人心性，尤其是过量饮用对个人和社会危害较大。不过，伊斯兰教法并未明确

指明其所禁止的饮品具体包含哪些种类，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对此也未形成统一意见，于是留下了争

论的空间。咖啡的反对者认为，酒类及其他饮品因使人身心状态发生变化而遭到严禁，同样的原则也适

用于咖啡。许多医师断言，“咖啡具有令人陶醉的特性，因而对穆斯林而言是一种非法饮品”。○10 这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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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ātib Chelebi，The Balance of Truth，p. 62.
Anna Malecka，“How Turks and Persians Drank Coffee: A Little-known Document of Social History by Father J. T. Krusiński，”Turk-

ish Historical Ｒeview，Vol. 6( 2015) ，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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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如今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确实被一些人作为咖啡禁令的理由。也有人指出，虽然咖啡不会导

致饮酒后呈现的醉态，但饮用者的身体或精神状态会出现明显变化，足以使人们对这种饮品的合法性产

生怀疑。开罗行政长官哈伊勒贝格( Khaine Beg) 直言不讳地声称，他颁布禁令的理由就在于咖啡“有一种

致醉的效果，产生了《古兰经》中所谴责的不良特征”。①

如若将咖啡等同于酒类和大麻制剂等非法商品，便意味着宣布饮用咖啡者违反教法，这在伊斯

兰社会无疑是一项严重罪行。咖啡爱好者对此自然不能认同，他们针锋相对予以辩驳。一位不知名

的咖啡论著的作者旗帜鲜明地批判咖啡的反对者，表示声称饮用咖啡会产生类似醉酒效果的言论是

对咖啡的恶意诋毁。另一位咖啡的支持者也不遗余力地驳斥咖啡有害论，他将咖啡与致醉物进行对

比，认为二者的效果迥然不同，对饮用者产生的影响天差地别，饮酒对穆斯林的信仰具有负面作

用，咖啡则不会。“如若你将咖啡与致醉物相类比，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能够清楚地看到，二

者的性质和功效迥然相异。人们饮用咖啡，口中念着真主之名，清醒如初，而沉迷于致醉物者罔顾

真主的存在，酩酊大醉”。对咖啡使饮用者精神状态产生变化的指责，咖啡的推崇者不仅坦然承认，

而且还将其作为支持咖啡的理由。他们认为咖啡对饮用者精神状态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难以将其

作为反对饮用咖啡的依据。伊本·阿布德·伽法尔直截了当地指出，咖啡“为饮用者带来精神上的

活力和心理上的幸福感”。阿拉伯半岛的咖啡饮用者对咖啡带来的愉悦感心驰神往，专门使用“咖啡

欣快”( coffee euphoria) 一词描绘这种奇妙感受。② 概而言之，咖啡的支持者认为，咖啡与酒类、大

麻制剂是性质迥然各异的物质，其合法性无可置疑，饮用咖啡并不违反教法。
此外，反对咖啡的人士不满足于口舌之争，甚至诉诸实际行动，势必要扼杀咖啡的传播势头。

部分地区的官员和宗教人士相继发布禁饮咖啡的文告，取缔咖啡馆的合法地位，对聚集并饮用咖啡

的顾客加以严厉处罚。如此兴师动众，其目的当然不只是阻止人们享用一种新兴的饮料，其背后必

定另有深意。深入探究后便可以发现，咖啡反对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尽相同。除了质疑咖啡的功效

和合法性之外，许多人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和公共道德因素的考量，即试图防范顾客在咖啡馆聚集

后潜在的政治活动，并打击在咖啡馆出现的有违公共道德的行为。
从奥斯曼帝国当局的角度看，反对咖啡的原因并不在于咖啡本身，而是为了防范人们聚集在咖

啡馆后可能出现的谋反活动。很多时候当局对咖啡的批评和禁止都以冠冕堂皇的信仰为托词，实际

是统治者出于对政治活动的警觉而采取的举措，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查理二世治下的英国如出

一辙，奥斯曼帝国当局不得不直面“咖啡馆言论产生的危险”，并将咖啡馆视为“政治动荡的温床”
和各种阴谋的滋生之所。③ 咖啡馆的存在，的确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当局面临的不安定因素之一。一

方面，咖啡馆成为信息交流的场所，各种有损皇室或宫廷形象的市井流言在此流传，成为顾客们茶

余饭后的谈资。17 世纪的奥斯曼宫廷史家穆斯塔法·纳伊玛( Mustafa Naîmâ) 指出，咖啡馆是“人们

聚集在一起批评权贵，编造有关国家事务和官员任免的虚假谣言的场所”。④ 另一方面，咖啡馆还

充当了公众宣泄不满情绪和批评当权者的场所，对当局不满的社会人士存在于咖啡馆内协调行动的

可能性。穆拉德四世时期，咖啡馆成为平民和叛乱士兵聚会的场所，不止一场政变曾于咖啡馆中策

划。咖啡馆中散播的不满言论和敌对行为使帝国当局惴惴不安，当权者无疑从中嗅到了危险气息，

咖啡馆由此招致政治力量的打击。在 1580 年前后，苏丹穆拉德三世( Murat Ⅲ) 颁布咖啡禁令，下令

关闭咖啡馆，逮捕并处罚咖啡馆业主，理由是咖啡豆经烘焙后呈现碳化状态，而先知禁止信徒食用

①

②

③

④

Joseph Walsh，Coffee: Its History，Classification，and Description，p. 6.
Ｒalph S. Hattox，Coffee and Coffeehouse: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pp. 58－60.
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by

Thomas Burger，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91，p. 59.

Mehmet .Ip■irli，ed. ，Târih-i Na’îmâ，Ankara: Türk Tarih Kurumu Yay1nlar1，2007，pp. 755－757.



45
2025 年 5 月
第 3 期 奥斯曼土耳其研究

碳化食物。① 从表面上看，穆拉德三世的咖啡禁令以宗教原则为依据，他像是一个捍卫伊斯兰教原

则的卫道士，但事实并非如此，其真实意图在于打击咖啡馆作为公共舆论中心的作用: 为稳固统治

地位，初登王座的穆拉德三世清洗家族成员，此事在咖啡馆激起广泛讨论，许多人言辞刻薄地批评

穆拉德三世的残忍手段，极大地损害了苏丹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严和形象，而这才是穆拉德三世决定

取缔咖啡馆的真实原因。17 世纪 30 年代，咖啡馆再度沦为政治风波的牺牲品。穆拉德四世时期，

大维齐尔穆罕默德·柯勒皮里( Mahomet Kolpili) 将咖啡馆视为滋生叛乱和恶癖的巢穴，下令关闭所

有咖啡馆。1633 年他更是以杜绝火灾隐患为由拆毁大量咖啡馆，声称继续经营和光顾咖啡馆者将被

丢入博斯普鲁斯海峡。② 这些举措使伊斯坦布尔的咖啡业遭受重创，用卡蒂卜·切莱比的话说，

“从那时起，皇城的咖啡馆如同无知者的心一般荒凉”。③

事实上，咖啡馆对奥斯曼帝国政治秩序造成的实际威胁相对有限。许多人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反

对咖啡，还在于咖啡馆出现的各种乱象违背公共道德，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和担忧。伊斯兰教为

信徒规划了理想的行为准则，制约穆斯林违背道德的行为，赌博和淫乱被悉数纳入禁止之列。不幸

的是，咖啡馆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臭名昭著的赌博场所。此外，其他有悖于传统道

德的公共娱乐活动也经常在咖啡馆中上演，部分人士对这些娱乐活动嗤之以鼻。
首先，赌博是咖啡馆中常见的、屡遭诟病的行为。《古兰经》明令禁止赌博行为，④ 但这并无法

遏制咖啡馆中赌博活动的盛行。奥斯曼帝国咖啡馆中的赌博方式种类多样，主要使用象棋、双陆

棋、跳棋及纸牌等工具。象棋和双陆棋在咖啡馆尤其受到欢迎，君士坦丁堡首批咖啡馆的顾客“大

多是象棋迷和双陆棋迷”。⑤ 乔治·桑迪斯提到，咖啡馆的光顾者“整天都在下棋，这是一种适合他

们的闲暇时的活动”。⑥ 这类游戏大多需要押赔赌注，是名副其实的赌博行为。而作为赌博场所，

咖啡馆的道德属性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其次，咖啡馆中的音乐表演同样令一些人感到不悦。为吸引顾客，许多咖啡馆会适时安排演出，

音乐表演是其中一项必备节目。音乐表演在咖啡馆广受欢迎，却不受传统人士待见。从当时批判咖啡

馆的文章中可以获悉，反对者认为音乐为咖啡馆光顾者纵情声色的娱乐活动增添了助力。咖啡馆的音

乐表演以女歌者演唱为特色，她们的歌声被认为提供了不正当的性刺激，经常被指控会诱发男性的原

始欲望，发生皮肉交易。⑦ 而且，女性在咖啡馆抛头露面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规范的挑战，许多人

从中捕捉到了社会道德松弛的迹象，在他们眼中，咖啡馆不亚于眠花卧柳的风月场所。有些咖啡的

支持者也对音乐表演极为反感，认为禁止咖啡的理由只能源于咖啡馆上演的此类活动，“禁止咖啡

的理由也许在于它经常是在咖啡馆里被饮用的，那里存在着各种应受谴责的活动: 唱歌的少女，骗

局……嬉戏娱乐的乐器演奏和舞蹈”。⑧ 最后，毒品消费成为咖啡馆引发众人抵制的另一缘由。毒品

消费也是咖啡馆内的常见行为，消费的毒品包括大麻和鸦片等种类，许多咖啡的饮用者对这些毒品青

睐有加。毒品消费使咖啡馆的声誉遭受重大打击，招致众多社会人士口诛笔伐。贾兹里声称，咖啡馆

的许多顾客“被( 毒品) 这种诱惑引向灭亡，他们应该被视为遭到魔鬼引诱的野兽”。⑨ 总体来看，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Joseph Walsh，Coffee: Its History，Classification，and Description，p. 7.
Bennett Alan Weinberg and Bonnie K. Bealer，The World of Caffeine: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Drug，p. 15.
Kātib Chelebi，The Balance of Truth，p. 61.
参见马坚译: 《古兰经》，第 23、87 页。
Markman Ellis，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p. 24.
Samuel 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e Trav-

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p. 143.
Bennett Alan Weinberg and Bonnie K. Bealer，The World of Caffeine: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Drug，

pp. 16－17.
Ｒalph S. Hattox，Coffee and Coffeehouse: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p. 108.
Bennett Alan Weinberg and Bonnie K. Bealer，The World of Caffeine: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Drug，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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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对咖啡馆的抨击并非空穴来风，在咖啡馆中违背社会道德或宗教伦理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
此外，咖啡馆成为许多光顾者流连忘返的场所，分流了一些原本前往清真寺的信徒，这也是咖

啡馆招致宗教界声讨和攻击的原因所在。咖啡馆兴起以后，许多信徒前往清真寺的热情下降，喜欢

沉迷于咖啡馆中消遣度日。如英国军官查尔斯·怀特在伊斯坦布尔目睹的那样，咖啡馆里的常客
“蜷缩着腿，百无聊赖地享受乐趣，从这个礼拜待到下一个礼拜”。① 宗教人士对咖啡导致人们信仰

淡化的现象忧心忡忡，谴责这种饮料是“魔鬼的杰作”，具有诱人的魔力。② 他们无可奈何地声称:

“自从公众迷恋上咖啡馆，没有人再来清真寺了!”③ 正因如此，清真寺的神职人员是抵制咖啡馆态

度最为坚决的群体之一，他们认为咖啡馆侵犯了其固有的势力范围。在 1539 年斋月期间，开罗爆

发了袭击咖啡馆的事件，一群巡夜人对咖啡馆进行突击检查，将光顾者粗暴地带走，许多人身陷囹

圄。在遭受一夜监禁以后，每人被处以 17 下鞭刑方才被释放。④ 由此可见，咖啡馆中诱人的娱乐活

动与伊斯兰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背道而驰，难免成为众矢之的。

三、奥斯曼帝国关于咖啡争论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关于咖啡的争论断断续续地延续了一段时期，高潮阶段主要集中于 16 世纪。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场争论逐渐偃旗息鼓，16 世纪的史学家伽齐兹( al-Ghazzī) 提到，“在宗教学者经过

广泛争论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咖啡饮品，允许饮用咖啡逐渐成为一种共识”。⑤ 历史的发

展最终宣告了咖啡支持者的胜利，“咖啡的流行与消费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成为“奥斯曼文化最

显著的标志之一”。⑥ 以如今的视角来看，不论是咖啡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当时他们对咖啡的认

识均有不科学之处，但这场争论对奥斯曼帝国社会和咖啡传播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方面，争论使奥斯曼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从传统宗教或道德视角审视新鲜事物的看法，使

奥斯曼人能够以更宽容的态度接纳新出现的陌生事物，有助于丰富中东穆斯林社会的物质生活。始

于 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引发了全球生态物种的“传播与交换”。在此历史背景下，许多新事物通过

不同的传播媒介进入奥斯曼帝国，其中一些新事物使穆斯林犹豫不定，生怕贸然使用会违反传统宗

教经典对禁用物品的相关规定。⑦ 有关咖啡的争论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垂范作用。人们逐

渐认识到，成瘾性和刺激性并不等同于致醉性，咖啡和酒类是两种性质相异的物质，饮用咖啡并不

违背伊斯兰教法。根据伊斯兰教的类比原则，这种认识为同样致人上瘾并富有刺激作用的烟草及其

他类似作物的传播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对于咖啡合法性的争议，“律法的捍卫者最终确定了一个原

则: 举证责任属于那些希望采取行动反对相关物品传播的人。也就是说，除非反对者能够拿出证据

证明此种事物违反了伊斯兰教法，否则不能禁止争议对象的传播”。咖啡对其他富有争议之新事物

的示范性在于，人们逐渐认识到“新事物必然可疑并应受谴责的观点是一个迷思”，“人们必须对一

种新事物的非法性予以证明，否则它就是合法的”。⑧ 也就是说，对新出现的有争议的事物，如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Charles White，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or，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44，London: Henry Colburn，1845，p. 282.
Mehrdad Kia，Daily Life in the Ottoman Empire，Santa Barbara: Greenwood，2011，p. 234.
Bernard Lewis，Istanbul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63，p. 133.
Ｒalph S. Hattox，Coffee and Coffeehouse: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p. 40.
Hatim Mahamid and Chaim Nissim，“Sufis and Coffee Consumption: Ｒeligio－Leg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a Controversy in the

Late Mamluk and Early Ottoman Periods，”Journal of Sufi Studies，Vol. 7( 2008) ，pp. 147－148.
Mehrdad Kia，Daily Life in the Ottoman Empire，p. 236; Alan Mikhail，“The Heart’s Desire: Gender，Urban Space and the Otto-

man Coffee House，”in Dana Sajdi，ed. ，Ottoman Tulips，Ottoman Coffee: Leisure and Lifestyl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 and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2007，p. 140.

瓦埃勒·哈拉克指出，16—17 世纪奥斯曼帝国相继涌现许多对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争议，涉及咖啡、毒品、烟草、
音乐及其他新鲜事物。参见 Wael B. Hallaq，“Was the Gate of Ijtihad Close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 16，No. 1
( 1984) ，p. 31。

Ｒalph S. Hattox，Coffee and Coffeehouse: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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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明确证实它有违伊斯兰教法，其社会传播就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包括咖啡和烟草在内的

一些食用作物和经济作物在时断时续的争论中逐渐植根于奥斯曼帝国社会，并被不断推广开来，丰

富了穆斯林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使其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咖啡的争论与

诸多新事物在帝国范围内的传播存在关联，对奥斯曼帝国乃至整个穆斯林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这场争论使大众对咖啡的功效及其对人体的影响有了基本认知，为咖啡在奥斯曼帝国

乃至更广范围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如前所述，关于饮用咖啡是否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争论双方各

执一词。而咖啡的批评者难以出示咖啡诱发身体疾病的确凿证据，出于对咖啡的蔑视，许多批评者没

有形成饮用咖啡的习惯，实际上对咖啡的功效并不熟悉，以讹传讹或道听途说者不在少数。即便那些

饮用咖啡的人，其谴责咖啡的言论也大多是在身心遭遇疾病困扰而无从寻找病因时，单纯从直观经验

和简单的观察出发，把自身病因归咎于咖啡这一新生事物。在咖啡的支持者看来，批评者以饮用咖啡

导致患病的经历作为控诉依据，无异于捕风捉影。哈特托克斯指出，“正如其他医学问题一样，将某

些调查结果作为咖啡禁令依据的难处在于，它们很少取得众口一词的看法。最好的例子莫过于 20 世纪

末对咖啡开展的研究。一旦某个科学团队指出咖啡会引发疾病，另一个科学团队就紧跟着声称这种饮

品根本没有任何危害。16 世纪的医学也面临类似难题。那些为禁止咖啡提供医学论据的人不断受到另

一拨人的挑战，后者出示权威医师的证言，声称咖啡具有积极的治疗作用。建立在这种假设( 咖啡对

身体有害) 之上的禁令从一开始就面临困境”。① 随着咖啡成为常见饮品，而饮用者的身体状态并未

出现明显异样，咖啡有损身体健康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批评者针对咖啡的控诉也逐渐变得苍白无

力。饮用咖啡的群体越来越普遍，声讨咖啡的力量就相应日渐衰微。与此同时，面对反对者的批评

和质疑，咖啡的支持者一方面针对质疑进行解释，另一方面通过著述和宣讲等方式向大众传递关于

咖啡功效和性质的知识，力求让人们认识到咖啡对人们的身体并无明显害处。这些做法无疑有利于

消除大众对咖啡的疑虑，进一步促进咖啡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的普及。
进言之，从咖啡传播的角度看，咖啡支持者在争论中胜出的意义早已超越奥斯曼帝国的范畴，

对咖啡的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自 16 世纪以降，随着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经济文化交

往日渐深入，前往奥斯曼帝国的欧洲旅行家和外交使臣等各色人等不断增多，繁华富庶的伊斯坦布

尔是当时许多欧洲人的向往之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可避

免地对欧洲产生吸引力，“部分欧洲人对伊斯兰( 包括奥斯曼) 文化、科技和艺术的仰慕和引入，促

进了东方语言、文化和艺术在欧洲的传播”。② 兴起于奥斯曼帝国的咖啡和咖啡馆文化也得到了欧

洲人的青睐。例如，在欧洲被推崇为咖啡“发现者”的德国医生伦纳德·劳沃尔夫正是在奥斯曼帝国

的商业中心阿勒颇初识咖啡，并向欧洲人介绍了它的饮用方式。17 世纪，咖啡从奥斯曼帝国传入欧

洲: 1640 年威尼斯开始售卖咖啡; 1644 年咖啡现身法国马赛，随后传入巴黎; 1645 年欧洲首家咖

啡馆在威尼斯安家落户; 1650 年英国第一家咖啡馆在牛津开业; 1664 年荷兰的首家咖啡馆开始营

业。咖啡于欧洲的快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奥斯曼帝国成功扎根，而奥斯曼人关于饮用

咖啡的争论，以及最终对咖啡功效的正面认知，也为欧洲人对咖啡良好的初步印象奠定了基础。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早期实现全球化传播的咖啡、烟草、可可和茶叶等成瘾性消费品中，咖啡是

唯一一种既非起源于美洲，也不是来自东亚的商品。除茶叶之外，咖啡也是仅有的在 16—17 世纪

欧洲大规模商业扩张之前，便已将传播范围超出其原产地的产品。③ 奥斯曼帝国在咖啡传播过程中

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不啻中国在茶叶传播中的重要性。

①

②

③

Ｒalph S. Hattox，Coffee and Coffeehouse: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pp. 63－64.
宋保军: 《16 世纪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观念探析》，《世界历史》，2017 年第 2 期。
Ｒudi Matthee，“Exotic Substances: The Introduction and Global Spread of Tobacco，Coffee，Cocoa，Tea，and Distilled Liqu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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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关于咖啡的争论发生在咖啡传入奥斯曼帝国之初，反映了这一时期奥斯曼社会各界人士对这种新型

饮品的认知分歧。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咖啡对身体健康的利弊，以及咖啡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另一方

面，这种争论不仅关乎咖啡本身，而且牵涉帝国当局对咖啡馆政治活动的担忧、社会批评家对咖啡馆违

反公共道德的谴责，以及宗教界对咖啡馆侵犯其传统势力范围的不满等多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时奥斯曼帝国社会问题的诸多面相。这场争论在咖啡的早期传播中意义重大，决定了咖啡这种新式饮

品在奥斯曼帝国的前途与命运。如果咖啡的支持者在争论中败北，咖啡在奥斯曼帝国的前途将难以预测，

咖啡向世界各地的传播也将被蒙上一层阴影。幸运的是，通过广泛的争论，社会大众对咖啡的认识不断

拓展并加深，对咖啡的误解和疑虑逐步减少，从而为咖啡在奥斯曼帝国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与普及奠

定了基础。奥斯曼帝国因此成为咖啡走向全球的跳板，咖啡也被视为“奥斯曼赠予世界的礼物”。①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有关咖啡的争论是在近代早期全球化背景下，域外物种在奥斯曼帝国引

发社会争议的典型案例。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使诸多域外

物种得以进入奥斯曼帝国。这些域外物种极大地丰富了奥斯曼帝国的饮食文化和社会生活，推动了

大众消费革命的兴起。著名的奥斯曼经济史学者唐纳德·奎塔特指出，17 世纪以后，“咖啡与烟草

的结合成为奥斯曼和中东文化的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商品成为奥斯曼世界第一批真正的

大众消费品”。② 与此同时，域外物种的传入对奥斯曼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很大

的冲击。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咖啡和烟草成为奥斯曼帝国新兴的消遣时尚用品，尽管这种新颖的消

遣方式与传统价值观念时有冲突。美国学者詹姆斯·格雷汉认为，咖啡和烟草“刺激了中东消费者

对新品位和消遣的欲望”，“助长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休闲文化”。以饮咖啡和吸烟草为代表的追求享

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对穆斯林社会主张朴素节制的“早期行为方式的明显背离，以及对伊斯

兰道德秩序基础的侵蚀”。因此，围绕这些“既深刻解放了大众，又令人不安”的消遣方式，奥斯曼

社会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争议浪潮。③ 这些争论实质上反映的是域外物种渗透对奥斯曼帝国固有生

活方式的解构，以及社会道德家对传统秩序的捍卫，而奥斯曼社会对咖啡和烟草等域外物种的接

受，则是伊斯兰传统观念不断调适与整合的结果。
对近代早期处于深刻变化中的奥斯曼帝国社会而言，咖啡的传播和普及还带来了一个潜移默化

的效果，那就是使奥斯曼帝国社会对公共娱乐文化的态度转向开放与包容。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价值

观认为，穆斯林应致力于纯洁的生活和虔诚的默祷，对世俗娱乐文化生活应冷眼旁观，尽管享乐并

非完全不被允许，但理应是适度且具有教化意义的。而随着咖啡的传播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获得成

功，饮用咖啡作为娱乐消遣活动逐渐被接受，咖啡馆成为奥斯曼社会“前所未有的公共娱乐文化的

主舞台”，“男性长期在咖啡馆里饮咖啡、抽水烟、讲故事、听音乐、玩纸牌和下双陆棋等”。④ 从

这个意义上说，咖啡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近代早期奥斯曼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产生了深

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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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ise and Development of Market Gard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its Impact o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CHEN Li-jun

( Institut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300387，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market garden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England to get rid of traditional agricul-
ture and to realize the link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the market economy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ts rise
and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and new market de-
mand.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arket garden not only creates amazing economic benefits，
but also brings wealth to the growers，thus generating an incremental payoff effect. Through continuous self－
reinforcement，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the scale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industry was eventu-
ally realized an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early modern Eng-
land. B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this industry，we can not only examine the methods and paths of the re-
structuring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but also further explore the diversity of agri-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early modern England; market garde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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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ead and Controversy of Coffee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MU Shi-hong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16th century， the Ottoman Empire gradually developed a habit of
drinking coffee.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this new drink，it has triggered a debate about whether cof-
fee is in accordance with Islamic law and whether drinking coffee is good for health. The reasons for the con-
troversy were many，not only due to different social perceptions of the legality and health benefits of coffee，

but also imperial authorities’concerns about coffeehouse politic activities，social moralists’criticism of the
public morality associated with coffee drinking， and clergy’s dissatisfaction with coffeehouses’
encroachment on their inherent sphere of influence. Through this debate，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Ottoman
empire gradually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of coffee，and was encouraged to accept novel things with a
more forgiving attitude，which helped enrich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 of Muslim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East，and also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further spread of coffee.
Key words: Ottoman Empire; coffee; coffeehouse culture


